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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白山北坡的引人入勝，是從這裏可以遙望天
河飛瀑。都知道看天池要靠緣分，有緣一見傾
心，無緣雲山霧罩，而我們此次只有「半
緣」——天池猶抱琵琶半遮面。好在多年前就來
過，而且那次一覽無餘看了個夠。當看清天池
時，她是遠古火山口上的一泓碧水，靜得真像是
跌落凡塵的一面仙鏡。正像世人常說的那樣，
「靜水流深」。天池非但有出水口，還形成了天
河飛瀑，是松花江的正源。天池之北的豁口被稱
為「閥門」，天池水從龍門峰與天豁峰之間這個
巨大的缺口溢出來，形成一條千餘米的河谷，這
條河高懸於海拔兩千多米的山巔，自古被視為
「天河」。無論有多少現代科學論證，人們還是
願意相信天池的水源自東海，西晉張華《博物
志》載：「天河與海通。」
這段短短的天河，有個令人浮想聯翩的名字：
乘槎河。浮槎，相傳是可以往來於海上和天河之
間的木筏，當然，這個「天河」就是古人眼裏的
浩瀚銀河，而長白山上的這一段天河，據說就是
乘槎的碼頭所在。天河之槎，曾被當地獵戶目
睹，直到有清一代仍有「官方」記載，說的是光
緒三十四年，安圖知縣劉建封逆二道白河而上尋
找松花江正源，看到乘槎河上漂浮着一條木筏。
眾所周知，地理環境的原因，長白山海拔兩千米
之上已是苔原帶，不要說巨木，低矮的灌木也不
生長，這木筏從何而來？
東晉王嘉《拾遺記》記載：「堯登位三十年，
有巨槎浮於西海。槎上有光，夜明晝滅。常浮繞
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槎，
亦謂掛星槎。」劉知縣所見之槎是否此巡遊四海
之掛星槎？陶寺遺址古觀象台的發現，證明帝堯
之時的華夏先民已經在觀測斗轉星移的自然規
律，並且制定出了較為成熟的天文曆法。浮槎到
底是不是外星飛船？《洞天集》有一段一千多年
前更加奇特的記載：「嚴遵仙槎，唐置之
於麟德殿，長五十餘尺。聲如銅鐵，堅而
不蠹。李德裕截細枝尺餘，刻為道像，往
往飛去復來。」嚴遵，就是嚴君平，西漢
時的隱士，著名道學家；李德裕是晚唐的
名相。這兩位的跨時代交際可謂神奇，前
者被視為仙人和可以乘槎往來天河的海
客——李商隱《海客》句：「海客乘槎上
紫氛。」李白也有名句：「海客談瀛
洲。」——他乘坐的浮槎被唐武宗得到，
陳列在一處宮殿裏，長度將近二十米，很
明顯還是合金的，這種材料跟現代的飛行
器何其相似。更神奇的是，李相想辦法從
仙槎上截下一段不重要的細枝來，刻成了

道像，經常會飛走自己又回來——這不是高端科
技嗎？
我記得清清楚楚，每次陪同內地知名作家上太
行之巔采風，那些見多識廣的名家大家們都會對
腳下已經成為山峰的魚類和藻類化石詫異不已，
誰又能說長白山上這條世界上最短的內陸河，曾
幾何時不是去往璀璨銀河的乘槎水路？
與前次到長白山時松葉如金的中秋時節不同，

這回我們趕上了長白山的「春天」。盛夏時節，
正是長白山巔山花爛漫的春季，牛皮杜鵑和福祿
草覆蓋了火星般的火山岩和碎石灰燼，漫山遍野
搖曳着嬌嫩的黃色小花，如同星星從銀河落下。
長白山留給牛皮杜鵑的「春天」只有短短的兩個
月。它們如此的嬌弱，卻勇敢地生長在這樣嚴酷
的火山地質環境裏，盡情地揮灑只有兩個月的好
時光，這是多麼勵志的生存態度！上次來過天池
後，我寫了一篇《秋染長白山》，寫到海拔一千
米之上那些探爪遊龍般的銀色岳樺，它們因為高
山上的強風而貼地生長、蜿蜒匍匐，彷彿在不停
扭動軀體上的閃閃鱗片。這次來再看，多數岳樺
都挺直了腰桿，很有些玉樹臨風的美姿，又是另
一種美感。當地朋友講，這是因為長白山生態越
來越好了，森林的高密度使得風速變緩，原先不
堪強風肆虐的岳樺居然能夠挺直身子生長了。而
岳樺不能作為建築材料，是因為它的木質密度太
大，幾乎接近於金屬了，其中的原因跟牛皮杜鵑
一樣，每年只有兩個月的生長期，剩下的歲月都
在冬眠，等於說胳膊粗細的岳樺就已經有百年樹
齡，這樣的密度就算做成筏子也會沉到水底，所
以它肯定不是做浮槎的材料吧。
上回來看天池，爬的是南坡，這次我們選擇了
北坡。南坡視野開闊，站在天池邊上可將長白山
的肌理一覽無餘；北坡卻是個巨大的「U」形山
谷，在谷底背向天河飛瀑向山外眺望，彷彿置身

於星際大片的場景中，相對的大山如同一道星際
大門，門外彤雲變換、星漢隱現。轉過身來遙望
天際，卻見乘槎河從兩千多米的高山上傾瀉而
下，青峰白瀑如同仙境。人們紛紛沿着谷底的二
道白河逆流而上，去到瀑布底下的深潭尋找飛流
直下的詩意。真是造化鍾神秀，天際第一流！
河谷中巨大的亂石間遍布瀑布沖刷下來的火山

碎石，河畔粉色的小山菊和遠古的蕨類植物生機
盎然，但這裏真正的明星卻不是它們，而是幾乎
沒有土質的碎石間隱藏的多肉植物。觀音蓮座般
的長白山多肉，總能讓尋找它們的人們發出驚喜
的讚嘆，這種通常在乾旱炎熱的地方生長的靈性
植物，奇跡般地出現在這高寒地區曇花一現的夏
季，像一道閃電般忽明忽滅，讓人陷入對瞬間及
永恒的辯證思索。長白山多肉形狀完美，有綠玉
一般重重複瓣的蓮座，也有鑲着紅棕色葉邊的寶
塔形狀，它們在河谷陡坡上的火山碎石間星羅棋
布，然而放眼望去卻一個都看不見，需要你彎下
腰來細細尋覓，它們才會讓你看見、讓你心生歡
喜。對於想帶回去移植的人們，當地的朋友總會
規勸：「別帶了，白費勁，據說移植的從來沒有
成活過，不要說坐飛機，就是帶到山下的縣城裏
都沒有養活的。」然後大家就會討論起其中的原
因來，無非氣候、土壤的不適應，當地朋友補充
說，主要是因為多肉的水分來自於瀑布的水霧，
這種自然條件是無法仿生的。但我實在是喜歡得
很，還是輕輕地用手指挖了一個「蓮座」和一個
「寶塔」，小心地放進小塑料袋裏。上飛機的時
候，又把它們裝進牙具筒裏保護起來，回到家第
一時間就拿出來看，居然完好無損，於是忐忑地
種進裝着碎石子的花盆裏。第二天一早又跑去
看，驚喜地發現它們已經恢復了精神，顯示出蓬
勃的生命力。如今半月過去，綠玉的蓮座已經大
了好幾圈，寶塔也高出幾層，頂上還長出了長長
的瓔珞，蔚為壯觀。拿手機拍了又拍，卻沒有
發給任何人——這是有着數千種動植物的長白
山生態寶庫給我的恩惠，我只有呵護的責任，
沒有炫耀的權利。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常見的杜鵑花多是鮮艷

的紅色，而長白山的牛皮杜鵑開的都是黃色花
朵，在冰消雪融後的短暫春天裏，它們在乘槎
河畔爛漫地開放，彷彿是為了紀念那些在白山
黑水間抗擊外侮、浴血犧牲的無數英靈。長白
山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融合地，也是不屈不
撓的民族精神的偉大象徵。
（作者為山西省作家協會主席、第五屆魯迅

文學獎得主）

碧波蕩漾
郭靜

在水邊
忙裏偷閒，我喜歡來到水邊
坐在澄明與微瀾之間，成為

水的註腳

塵世不缺喧囂
紛亂疊加着紛亂

空闊的天空，被遙遠的馬蹄煮沸

此刻，風是輕微的
水是緩慢的

我草芥一樣的命運，是卑微的

對每一滴水保持敬畏
這來自六盤山的生命之源

留着雲影、飛鳥和對塵世的眷顧

在喧囂的另一面
我卸下面具

讓風吹散虛無的讚美

一片落在水面的葉子
自渡於黃昏

證明風總不會向同一個方向吹

鶴
立在水中的鶴，提起右腿
水波蕩漾，整個蘆葦叢

晃動起來

牠白色的羽毛，紅紅的喙
在水面上晃動

像一幅正在復原的古畫

有風聲，再有鶴唳
這一切就完美了

只一聲，便讓天空不再孤獨

再一聲，整個水域
就剩下無邊的蒼茫或驚悚了

而鶴，邁着紳士的步伐
抖開雙翅，那一刻

一片閒雲正好落在鶴的背上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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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駿虎

一旦冬天來臨，
我就彷彿被施了某
種魔法，變得一驚
一乍，而這罪魁禍
首，竟是那無處不
在、無孔不入的靜
電。小時候，在家
鄉那片濕潤的土地
上，我從未感受到
這種「電」光火石
的奇妙體驗。那時
候的我們，整天在
地上摸爬滾打，雙
手不是摸牆就是碰
地，反而自然而然地釋放了那些調皮的靜電小精靈。那時候的我，對冬天有靜電這件
事，簡直是聞所未聞，更別說親身經歷了。
然而，成年之後，我離開了那片濕潤的故土，來到了一個乾燥而陌生的城市。也就
是在這裏，我第一次領教了冬天靜電的厲害。開車門時，我總是小心翼翼，先試探性
地用指尖輕觸，生怕那「啪」的一聲巨響和隨之而來的電擊。有時，我還會機智地拿
出金屬鑰匙，用它的尖端去試探車門，彷彿是富蘭克林一樣勇敢的探險家，在未知的
靜電領域中尋找安全的通道。
摸方向盤時，我也是提心吊膽，生怕一不小心就碰到了那冰冷的金屬部分，引發一
場突如其來的「電閃雷鳴」。在加油站，更是如臨大敵，拿起加油槍時，我總是小心
翼翼地觀察四周，生怕一個不小心，就引發了一場火災，成為新聞裏的頭條人物。
最可怕的是，在食堂吃早餐時，那些金屬餐盤和勺子彷彿都成了靜電的溫床。一不
小心，手指尖和勺子就會碰出火花，那種突如其來的電擊感，讓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冷
氣，早餐的美味都因此大打折扣。
在辦公室和會議室裏，握手也成了一件令人頭疼的事情。不握手吧，顯得不禮貌；
握手吧，又擔心那突如其來的靜電讓人尷尬不已。於是，我們只好在握手時，彼此心
照不宣地笑笑，幽默地說一句：「哎呀，咱倆真來電！」
為了擺脫這靜電的困擾，我也曾嘗試過各種方法。穿全棉衣服吧，本以為這樣就能
隔絕靜電的侵擾，沒想到卻是徒勞無功。靜電彷彿是個狡猾的獵手，總能找到漏洞，
對我發起攻擊。
有時候，我甚至從十月份就開始擔心這個問題，心裏默默祈禱着：「冬天啊，你能
不能溫柔一點？別再讓我被這靜電折磨得苦不堪言了。」而這種擔憂，往往要持續到
次年五六月份，隨着氣溫的回升和空氣的濕潤，才逐漸消散。
回想起與靜電鬥智鬥勇的這段日子，我不禁啞然失笑。這靜電啊，雖然讓人頭疼不
已，但也給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和談資。每當我和朋友們分享這些靜電趣事時，
總能引來一陣陣歡笑。或許，這就是生活吧，充滿了未知和驚喜，也充滿了挑戰和樂
趣。而我與靜電的這段不解之緣，也將成為我人生旅途中一段難忘的回憶。

（作者為貴州省作家協會會員）

冬日裏的「電」光火石
付令����

人間煙火氣，最撫凡人心。
沒有什麼宏大敘事，經由味蕾的饜足實惠又實

在，每每遊蕩在市井，流連於街巷，深入生活的內
部，在一餐一飯的質樸和富足中，感受這一處的鹹
甜、這一味的清歡、這一款的醇厚綿長，是不是有
着比所謂意義更重要的求取？！
風雪夜歸人所極力撲奔的，是撣去兩肩霜雪一身

朔氣後的溫熱茶點哦，也是小兒的癡纏、婦人的亮
眸，是一懷安定、安然，是一盞暖黃的燈，是歲月
靜好的企盼。
具體到，行萬里路後仍苦苦思念的那一道餐飲，

被無數個日子追剿、被亂七八糟不適比對，又被各
種時光裏的故事烘托，家鄉的一味小吃形而上地浮
出水面，不僅脫離了低級趣味，甚至跳出事物屬
性，完完全全就是不由分說、不可取代、直奔主題
的那一場風花雪月。
吉林煎粉算是其一。
至簡的材料、至簡的配方、至簡的火候標準、至

簡的舖面、至簡的價錢、至簡的色香味，就那麼清
清淺淺地立在巷子深處，等你。
土土的、賤賤的，小家子氣十足，反釣着人奈何

不得地搭訕，湊近，腆着臉地坐下，舉着，朵頤，
吃來吃去，也不過是芝麻醬的香，蒜汁、醋汁、香
菜末、辣椒油澆出的駁雜，佐着吸溜在舌的一口滑
爽道地的粉。尋常普通得都沒人來爭正不正宗的所
謂譜系，卑微得又喊不下大價錢去提升門面檔次。
就是一份小吃，還是上不得廳堂地道，不然才真是
壞了它的聲名。
每個城市都可能被一道小吃

認領。
就躲在胡同深處，黯淡卻也

恣意地勾引，用的還是「一招
鮮」的爛俗手段。
咋不說那裏隱約着你的青蔥

歲月、你的初戀暗戀、你的互
識於微時的單薄撫慰。
也有沒任何套路的單純惦

念。走過路過，嘬上一口，權
當點頭致意、微笑別過。
都還記得幾年前的一幅手繪

吧：熱乾麵病了，躺在病床上

戴着大口罩，窗外一群來看望的小夥伴，有小肉
串、小火鍋、肉夾饃、小籠包，還有驢打滾和煎餅
果子……手裏舉着「熱乾麵加油」。那一刻的溫情
傳遞，讓多少人想想就淚奔。
小吃和吃貨們都沐浴到同一輪暖陽下。
人活在世，辛苦地奔生活，怎麼能離得了小吃的

陪伴哦，那幾乎就是與鄉愁伴生的一味「奢品」，
是媽媽的味道，是家鄉的味道，是被寵愛、被懷抱
的滋味，是成長後無論如何都無法忽略的叮嚀和囑
望。
在我們這個小城，你可以沒吃過吉林煎粉，但肯
定都知道吃食裏有這麼一號，被青眼相加。
「老太太煎粉」「巷子煎粉」兩家門前的客多

些，據說，還有被口口相傳招來的外地客。被本地
熟客認真告知：來碗煎粉別忘配茶蛋，切切。
其實還可配一小玻璃瓶的汽水，量少價廉，別處
都少有賣的。只在這裏，只這麼夥着售，才覺得對
味，才覺得缺一不可。
一頓也就十來塊錢，是不是經濟？以前更便宜。
最早我們吃時才3角錢一碗，說起來已是快四十年光
景了。
幾十年的歲月沉澱下來，大館子的招牌菜式自然
記下不少，但還是對升斗小民的選擇格外上心一
些，比如青島街的餄餎條、順誠水煎包、河南街裏
的福源館點心、新興園的招牌蒸餃。
沒來由地想到另一味「網紅」鍋包肉，我們吉林
都有「鍋辦」（鍋包肉辦公室）了耶。
鍋包肉就是一道菜式，我也會做，幾經磨練，比

不上有證大廚的賣相，
卻也在家宴中屢屢出
鏡，主打一個親自掌
勺、口味自酌的便利，
孩兒們雀躍。只是又是
走油，又是以糖芡汁，
中老年的體格不抗造，
只有摘下圍裙看別人撒
歡的份兒，輔一臉慈祥
老外婆的笑。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
員、吉林市作協副主
席。曾獲吉林文學獎。）

乘槎河谷杜鵑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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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槎河從兩千多米的高山上傾瀉而下。 網上圖片

●冬日的靜電給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和談資。 AI繪圖

●吉林煎粉就那麼清清淺淺地立在巷子深處等你。
網上圖片


